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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戏曲中的悲剧意识

——以《窦娥冤》为例

李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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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窦娥冤》是我国四大元曲悲剧之一，主要通过对窦娥悲惨命运的写照来揭示当时黑暗的时代背景，作者关汉卿

是著名的戏曲家，同时也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写作背景、悲剧的产生和发展、《窦娥

冤》的悲剧表现形式来阐述戏曲中的悲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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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子认为，与西方的悲剧相比，中国没有悲剧，但

中国古典悲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

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这两部作

品作为中国古典悲剧之典范，运用不同手法演绎着中国式

悲剧。身为戏曲演员的作者，曾在《窦娥冤》中饰演桃兀

一角——造成这悲剧产生与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观众都认

为桃兀是“贪图钱财”的贪官，在演绎人物的过程中，作者

有新的见解，认为桃兀是思维简单、行事草率、漠视生命的

昏官恶吏。而在彼时黑暗的社会背景中，这样的悲剧比比皆

是……

一、写作背景

中国悲剧有个共同之处就是脱离不了时代背景，在社

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各种不幸。窦娥是千千万万人物中的

小人物，而在贪官横行霸道的黑暗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命

运往往是不被自己做掌控的，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命运被

无情的黑暗势力所吞噬。张驴儿和桃兀是地痞流氓和贪官污

吏，是当时社会背景下恶势力的代表，正是这些黑暗势力的

存在，才使中国式悲剧不能脱离社会的背景。

元朝时期，为了满足贵族的穷极奢侈的低迷生活和军事

的钱财需要，朝中的一些大臣便勾结了当地的官吏，对百姓

进行压榨，收取钱财，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在这种阶级资

本和民族的压迫下，老百姓过着悲惨的日子，而当时受到歧

视的汉人和南人，冤假错案多得不计其数。

一些正派朴直的读书人，因不满对官府大臣和地方官吏

的勾结，不满官府黑暗势力的统治，便利用杂剧的方式来揭

露官场的罪恶和社会风气不公平的现象，以表达当时各族人

民的悲惨生活和心中对官府的种种不满。关汉卿就是其中之

一，他把他看到的，体会到的百姓悲惨的生活和遭遇写进他

的剧本《窦娥冤》。

在《窦娥冤》中，作者饰演的桃兀曾说：“我做官人

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

门。”还有“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甚至向他的

“衣食父母”行跪拜之礼，桃兀将贪官污吏的形象表现的

淋漓尽致，而在他个人看来这是王道，是官员该走的“正

道”，可见当时的时会形态已经扭曲了人的道德行为，关汉

卿对桃兀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作者带着对原著的敬畏来出

演这部作品，旨在将原著中桃兀角色贪官的嘴脸表现的淋漓

尽致，通过桃兀的角色体现出元朝社会背景的黑暗。

二、悲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悲剧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是古希腊的埃斯特人在对古希

腊文学的理性研究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反希腊戏剧，随着

西方文学的发展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直

到20世纪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

分。把人类与宇宙分开，文明越来越通达，人们越来越了解

到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人类社会等。处于人的之外，与自己

处于对立的关系：人改变自然，适应社会，其实这本身就是

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悲剧的根源，所以人们也有悲

剧的观念，悲剧在人们心目中的反应，也给人一种对抗的感

觉和反抗的力量，这是一种悲剧的精神[1]，从而衍生出《窦娥

冤》这样的悲剧作品，虽对窦娥的遭遇深感同情，对太守桃

兀的昏庸无能以及张驴儿恶人先告状的憎恨，但又对窦天章

最终为女儿窦娥昭雪而感到欣慰。

对于《窦娥冤》这部剧我们老百姓都有所了解，在我们

的传统文化中，对于“窦娥”的故事常常与平时的冤案假案

进行对比，我们平时张嘴就来的“比窦娥还冤”就是这个意

思。可想而知，窦娥的悲剧故事不仅仅在古代流行，近现代

以来也常常以窦娥的故事进行影视，戏曲的编排，像这种悲

剧的产生也常常伴随着人们想要表达的心声。

三、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悲剧意识

中国悲剧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悲壮的意识之上的，比如

老子在文章中提到他的“道”，暗示人类不应该抗拒自然宇

宙的发展来适应自然，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的独立性和本

质，从而否定了人类悲剧的精神。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它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与老子相比，孔子的儒家思想更为微妙，人与

人与社会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是人类社会长期深入发展

的结果，是社会关系更加丰富的结果。他主张维护阶级社会

中的等级制度，维护皇权。还主张克己复礼，每个人都必须

顺从权力，放弃自己对主体性的追求，保证统治的稳定和社

会的有序[2]。中国悲剧在元朝四大悲剧创作时达到了顶峰。

在这场悲剧中，与西方悲剧不同的是，《窦娥冤》中是社会

小人物与贪官和地痞流氓的对抗，而非像西方悲剧中英雄与

天神的对抗，西方悲剧的特点是强者与强者的对抗，人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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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强者的对对抗最后求而不得的悲哀，而《窦娥冤》

中是弱者与强者的对抗，更加深化了悲剧感。

中国悲剧的结局往往都是以主人公的悲惨收场，从剧情

低沉到高潮，从逆到顺，往往最能体会出人们希望通过对抗

来实现胜利的结局，关汉卿在整部剧中对人物的表达，故事

情节的产生都有对艺术的再加工，窦娥这样一个忠贞不渝，

敢于反抗的角色，在面对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不屈不挠，将被

冤杀的人物形象表达出来。

这种悲剧都是产生于民间，都是反应百姓生活民间疾苦

的故事，作者关汉卿生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活在社会最

底层，所以他对民间的疾苦生活感同身受，尝尽了人间的冷

暖，所以《窦娥冤》这种悲剧才能被百姓广为流传，经久不

息。演绎出弱者与强者之间的对抗，体会出百姓的心声，演

绎出百姓的真实生活，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

四、《窦娥冤》的悲剧意识表现

王国维先生在评论《窦娥冤》时说得清楚：“最有悲

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构

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于世

界大悲剧中，亦无惭色。”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评论，当然不

能触及悲剧的本质[3]。以后各家的论述才多集中到了《窦娥

冤》展现的深刻的社会内容—恶人横行、官吏昏馈和法制黑

暗的真实情况，以及窦娥的反抗精神上面.但却忽视了作品展

现的窦娥个性中的局限而使作品有的更深一层的悲剧意义，

不能理解窦娥“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

了无名的牺牲”。因而，对于该剧的悲剧意义的理解不够全

面。

作品的实际是，双重悲剧的不幸交集于女主人公一身.感

天动地的血的悲剧带动了主少、公自身的悲剧一起迅速向前

发展，把《窦娥冤》的悲剧推向更高的层次[4]。

《窦娥冤》第一折开始，浓郁的悲凉就笼罩下来。窦娥

三岁丧母，七岁与父分离，十八岁便守寡。“撇得俺婆妇每

把空房守，端得个有谁间.有谁锹!”她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出

场的。在封建社会，守寡已经意味着一生悲凉，而“母以子

贵”“妻以夫荣”的现实里，像窦娥这一个无夫无子的年轻

寡妇，其一生命运的凄凉是可想而知的了。本来，丈夫死了

可以再嫁，重新寻找伴侣，重新组织家庭，然而这只能是毫

无意义的良好设想而已。在兴于宋元时期的节烈之风日盛一

日的时代.有谁能够跳出节烈的火炕?窦娥是没有也不可能跳

出去，跳不出去，就只能是接受，只能是格守.从剧中的情节

可以看出，这种接受和格守有时候是自愿的，甚至是自觉的
[5]。虽然有时候她也怀疑，可转瞬间，这怀疑即被深深自责

所代替，她表白的清楚，“劝今少、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

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须应口。”在第四折中，窦娥

说得更明白，“我不肯顺她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

上，倒把我残生坏?"她“不肯辱祖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窦天章为我们作了注释：“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

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了祖宗世德，又连累我清名。”

显然，所谓“不辱没祖上”，就是男不犯法，女不再嫁。这

和窦娥寡后格守的那一套道德规范是一致的。

不独如此，在窦娥看来，贞节是第一位的，任何观念，

任何厄运都不能够动摇和改变她对这种道德的遵守。而且，

当着有人要破坏这种道德之时，她又是那样一反温顺孝顺的

常态，那样怒不可遏，那样不通情理。这在和蔡婆的冲突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她看来，孝顺和贞节是一个道德规范里的有机统一，

当一方受到侵害时，两方面都玉石俱焚。窦娥是一个孝女，

她决心一辈子侍候蔡婆，她可以舍却性命来保护蔡婆，甚至

死后还惦记着蔡婆。就是这样一个孝顺的小媳妇，当她听到

蔡婆有屈从张家父子威逼的意愿时，立刻变了颜色，先是

损，后是骂，面目可谓狰狞，言语堪称恶毒。

在第一折开始，窦娥就对自己悲剧命运有所领悟。她不

是不明白自身遭际的悲苦，她说：“满腹闲愁，数年禁受，

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莫不是八字

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少、心不似水长

流。”但这种领悟是浅显的，麻木的。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

由都是命定。只有在走向悲剧的尽头，才可能在痛苦的反思

中感到悲剧带来的苦痛和凄凉，才可能由痛苦的凄凉产生出

对天地的大胆怀疑，并升腾成对天地不可遏止的怒斥。

总结

综上所述，《窦娥冤》反映了时代背景下最真实的悲

剧写照，将窦娥的冤屈，悲惨命运以及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充

分体现。悲剧意识是一个时代强烈属性的历史现实的真实反

映，主要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悲剧的社会性掩盖了作品的

悲剧性，它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述，导致了人们命运中

的曲折和悲剧性事件，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同时也为剧院本

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窦娥冤》通过戏剧的形式将被

悲剧感变现的出神入化，利用戏剧的口语化的表达，让更多

人对其社会悲剧进行反思和概括，也为了不断地探索和挖掘

深层次的奥秘，在经历了人们的悲惨命运之后，他们也对社

会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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